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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乖乖
文/郭新政

去年3月，女儿在网上买了一只小
兔子。因宿舍不能养，我只好去学校把
它带回家。小兔子的两只耳朵和眉目呈
深棕色，腰上部分及胸是雪白的，腰下至
尾部则是褐黄色。这有点出人意料，认
知中的小白兔呢？看着它雪白的小腿和
棕色的后腿，萌萌的、怪怪的，心里有种
说不清的感觉。

不管怎样都是生命，照料还得跟
上。但是，烦心事也随之而来。

它总是躲这儿藏那儿。有时躲在餐
桌下面，有时钻在沙发角落，并不与我交
流。有时好一会儿看不到它，以为跑到
别处了，直到窗帘微微晃动，或是听到悉
窣的声音，才知道它还躲在那里，于是我
悄悄走过去，猛然掀开窗帘，它便如惊似
恐地撒腿便跑。我不再理它，给它充分
的空间和自由。渐渐地我发现，小兔虽
说胆小，藏起来时它却并没闲着——小
女儿的试卷被拉到角落里啃得不成样
子，窗帘的裙摆也多了好几个“破洞”。
很无奈，我便把它关进笼子里，以示惩
戒，但有时它会啃了作业本，有时咬了书
包带，有时花盆里的绿植莫名少了一些
……一天，妻子突然惊叫道，“这拖鞋咋
回事啊？”我赶过去一看，只见拖鞋鞋面
成了月牙状。“一定是兔子！”妻子断言
道。“怎么会呢，没见它咬啊。”我疑惑地
说。“不是它还会是谁？”妻子反问道。刚

进厨房的妻子又强调了一遍：“以后关笼
子里不能放它出来！”“好，好”我应承着。

其实最可恶的是每次放它出来，它
都会尿我身上。当我一打开笼门，它便
急不可耐地一跃而出。清理笼舍时，它
还高兴地围着我转圈，可等我忙完起身
时，常常发现裤脚有尿渍。这可恶的兔
子！于是我小心起来，每次打开笼门，当
它围着我转圈时，我便左躲右闪，防止它
“偷袭”。然而防不胜防，有时它蹦着跳
着就能扑到我身上，毫无办法，也只能多
加小心和频繁地洗裤脚了。不知道它为
什么这样，也许只有小兔自己明白吧。

过完春节，天渐渐暖和起来。我突然
意识到：小兔好像不往我身上撒尿了。于
是我开始留意它，它变聪明了。等我打开
笼门，它鱼跃而出先围着我转几圈，然后
往卫生间跳去，在马桶旁的地漏边撒尿，
最后趴在墙脚“优哉乐哉”地歇息。“它懂
我了”——把它放在笼门前，只需用手轻
轻在它腰部一拍，它便心领神会地跳入笼
舍；“它调皮了”——有时前脚跳进笼内，
等不及我放下笼门，它又调头跳了出来。
我只能重新抱起，把它放在笼前、轻拍腰
部，虽有不愿，它还是重新跳回笼舍。总
感觉它在逗我开心，因为它从不第二次跳
出笼舍让我生气，明显感觉它与我熟络了
起来。每次进屋不等我坐下，它就兴奋地
迎上前来，围着我欢快地转圈，一圈又一
圈，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倒转，一会儿又在
两腿间来回穿梭。刚想挪动，它又急急忙

忙地跟着，险些使我跌倒。虽然不会说
话，但它的欢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胆子
大了，不再总是躲起来。有时我在沙发前
的小凳上看电视，它便跳上沙发，来回奔
跑，乐此不疲，有时高兴，它还会腾空跃
起，瞬间转头、甩腰，然后“砰”一声落在沙
发上，表演“凌空掉头”，惹得全家开怀大
笑时，它便又憨态可掬地瞅着你。有时我
看新闻时，它也静静地趴在茶几边，支棱
起两只长长的耳朵，目不转睛地盯着电
视。“瞧，小兔学你看电视呢！”妻子打趣
道。此时的小兔俨然已成为这个家的一
分子。

一天，我在书房看电脑，它趴在门
口，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着，无声地守着
我。可能发现我在看它，它起身跳到我
面前，直起身子，用前腿搭在我腿上，仰
头望着我。它的小鼻子有节奏地抽动
着，又萌又可爱，我把它抱起来放在腿
上，它便往我怀里钻，用鼻子在我脸上嗅
来嗅去。我想它可能要舔我的脸，但并
没有，它依偎在我怀里，像个孩子。我索
性把它放到书桌上，略显迟疑和不安后，
它便放下心来，掉转了一下身子，蹲下来
对着电脑屏幕出神，一副茫然好奇的样
子。因要外出，很快就能回来，所以我把
小兔抱回客厅就没再关回笼子。回来看
见它后腿呈“八”字状安逸地趴在沙发
上。“小兔越来越省心啦”，我暗自高兴。
等到晚上才发现原来它意犹未尽，在我
走后机智地跳到椅子上，重新上了书桌，

座椅上的爪痕、桌上被啃的台历说明了
一切。台历显示这天是5月29日。

世界充满变数，意外来得太快。6月
6日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兔笼，小兔却
趴在笼内没有反应，这很反常。我用手摸
摸它的身子，感觉一下体温，并不高，“也
许吃多了”，我想。不一会儿小兔笨拙地
跳出笼子，到墙脚趴下，看它步履蹒跚，没
了往日的欢快。“休息一下，兴许晚上就好
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然后外出了。直
到晚上回家，我去找它才发现它竟还在那
里趴着！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带
它出去找宠物门诊。许是时间有点晚了，
并没有什么收获。带小兔回家后，我一直
帮它按摩腹部，试图帮助它消化。它突然
有了精神，跳起来上了沙发，这里是它经
常嬉戏的地方，但随后便没了力气，无力
地趴在那里。我的心口堵得难受，却只能
无助地轻揉它的腹部。它支撑着试图站
起来，四肢却难以站立。我看着它，泪水
模糊了双眼。它踉跄着跳下沙发，拖着两
条后腿，爬到茶几边，这里是它爱看电视
的地方。小兔再没有站起来，我的眼泪淌
了下来。

事后女儿分析：小兔应该是“胀气”
而死，它不能吃太多含水分大的水果。
而我在前一天晚上却喂它吃了许多西瓜
和胡萝卜，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悔不
已，也为自己的麻痹大意深感愧疚。一
直以为它是一只普通的小兔，直到失去
以后，才听女儿讲它是一只道奇兔。

文/康国富

前几天去市区有名的老金油饼吃早餐，临走时买
了一盒他家的咸菜丝带走。有人说他家的油饼好吃，
但我觉得，他家的麻辣咸菜丝才是灵魂。

小时候家里不阔绰，一大家子人的早餐就是喝稀
饭就咸菜。有时候，家里中午也吃咸菜，但也能吃出别
样的味道。说起来很简单：将手工擀制的面片下入锅
中，煮熟盛出，然后就着咸菜丝吃，美其名曰“甜面
片”。说来也怪，普通的面片搭配咸菜丝吃，很美味，或
许也是早些年肚子里油水少，吃啥都香的缘故吧。

驻马店人常吃的咸菜丝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汝南
大头菜，腌制得黑黑的，一般要配花椒、辣椒爆锅后食
用，炒出来是浓黑的巧克力色，吃起来“咸辣脆爽”，配
着馒头吃，美极了！

还有一种咸菜丝是芥菜疙瘩，切成丝后晾晒一下，
与花生米一起放入坛中，撒上盐腌制。到吃的时候，一
打开坛子口，冲鼻的芥菜味直冲天灵盖。用干净的筷
子夹上一些芥菜疙瘩丝放入碟中，滴上几滴小磨香油，
那个香味，赛似神仙。有趣的是，吃的时候，芥菜丝的
冲味很轻，但它身旁的花生米却冲劲十足，令人印象深
刻，回味无穷。

我有个发小，小时候我经常去他家玩。最让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他的父母经常坐在院子里，旁边摆着一
张简易桌子，脚边放着两个大盆，一个是空盆，另一个
盆中装满了洗干净的芥菜疙瘩。老两口面对面坐着，
一人一把刀，认真地切芥菜疙瘩，不一会就能切大半
盆。他的父母是腌制芥菜疙瘩丝的好手，我记得没少
去他家蹭饭吃。也没什么好饭菜，几个人，一人捧着一
大碗鸡蛋碎稀饭，一口稀饭，一口咸菜丝，仿佛人间美
味，乐不思家。

咸菜丝的味道还在，只是时光不再。恍惚间就是
30多年过去了。

文/郭建光

凌晨出发，沿着盘山公路而
行，此行的目的地是黄石头庄，随
着越来越接近山顶，人越来越多，
以至于到了山顶乌泱泱一片全是
来看日出的人。

山陡路滑，脚下的小石子一不
小心就会让人摔倒，人们走走停
停，坐在石头上，说着话，看着高悬
的月亮，俯瞰山下停车场赶来的车
辆，看着头顶若隐若现的星星。身
上湿透的衣裳，湿漉漉的头发，匆
忙的脚步，还有对登顶的渴望，都
让脚下的脚步不再轻松。

登山的有很多年轻人，他们
脚步矫健，行动敏捷，前呼后拥，

甚至打打闹闹，让静默的松树林
和沉默不语的大山迎来了又一个
无法休憩的早晨。

空气中飘散着松针的清香，天
空中流动着凉爽的空气。到了最
佳观看日出的地方，前方是一排排
风力发电机在工作，一个个红点闪
烁不停，更远的地方层峦叠嶂，若
隐若现，天空呈现些微亮色。

人们翘首期盼着日出，但时
间在一点点流逝中变化得并不明
显。原本是5时45分的日出时
间，因为薄雾迟迟不见太阳的踪
影，人们感叹着、惋惜着以为扑了
个空。却在失望的最后一刻，太
阳的一角冲破云层探出一点脑
袋，惊呼声从人群中传来，人们屏

住呼吸、伸着脖子，在一分钟内看
完日出的全过程。

当一轮红日完整地出现在东
方，大风车似乎转动得更加快
速。打卡拍照，喧哗的人声，还有
几只小狗，融入这观看日出的大
军中，显得活泼有生机。

原本是最寻常不过的一次登
山，因为心中有了希望、有了愿
景、有了自顾自的描画，变得富有
趣味，原本索然无味的脚力因为
有了陪伴变得令人难忘。

黄石头庄，驻马店海拔最高
的村庄、能够观看日出的地方、放
飞自我的地方、涵养性情的地方。

人生因不同而丰富，四季因
变幻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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